
!

王
光
美
!

前
左
一
"

及
亲
友
与
宾

馆
服
务
人
员
合
影

责任编辑∶刘伟馨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lwx@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B52015年2月15日 星期日

/阅读·连载

王光美
主动提出跟我们合影

!""#年 $月 !%日，王光美同
志来上海体检，在东湖宾馆住过一
周。可能就是那次体检，她被最后确
诊为癌症。那时她已经白发苍苍，人
很消瘦，神情有些倦怠，由她的侄女
及一个阿姨陪同着，但她对工作人
员仍然非常客气，总是一脸微笑，看
得出是位善良而随和的老人。出于
对她老人家的尊敬，以及对她与刘
少奇主席在“文革”中遭受磨难的无
限感慨，我和其他工作人员在接待
她的过程中分外仔细，想让她在上
海过得愉快些、自在些。按照接待标
准，每餐四菜一汤，我们知道她是北
方人，尽可能安排了一些面食，菜肴
清淡，富有营养，不能太甜。这期间，
她的儿子刘源来东湖宾馆看过她，
但是没有惊动上海市的领导和招待
处的负责同志，也没有跟我们打招
呼。那时刘源已经是全国武警部队
的政委，但他来去都是静悄悄的，不
端架子。
一周时间很快过去了，当我带

领工作人员一起去为王光美同志送
行时，也许是她老人家看出了我们
的心愿，也许她知道以后来沪的机
会不多了，主动提出要跟我们大家
合影。我们激动不已，立刻围拢过
来，只是当时不知道她已经身患绝
症。她老人家德高望重，拍照时理当
坐在正中，但是她却坚持坐在旁边，
让别人坐在当中，我们工作人员在
后面站成一排。这是她最后一次来
上海，五年后在北京逝世。现在每当
看到这张珍贵的照片，眼前就会浮
现出当年的情景。

邓六金
性格开朗爱说笑话
邓六金同志是曾山同志的夫

人，是参加过长征的 !&位红军女战
士之一，也是解放战争中华东保育
院的创办人。她曾在华东地区工作
多年，解放初随曾山同志调到国务
院工作后，从此长住北京。!"""年
五六月间，她来上海体检和治病，住
在东湖宾馆。老人家性格开朗，思维
活跃，对工作人员很随和，有时还说
说笑话。她说：“我们家庆红在上海
时常麻烦你们啊”，“我们家庆红吃
了你们的红烧肉都长胖了……”说
话时她笑得很开心。
许多老干部对我们东湖宾馆的

红烧肉都印象深刻。记得那时还是黄
菊同志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时，有一天
他与徐匡迪市长一起来宾馆看望邓
六金同志，就在东湖宾馆请她吃饭。
吃的都是家常菜，没有什么山珍海
味，其中就有一道红烧肉，席间大家
都赞不绝口。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些
老干部都很怀旧，很喜欢吃家常菜，
真的要端上鱼翅海参，他们反而会很

反感。饭后，徐匡迪市长已经走出大
门了，又返回来对我说：“你们的红烧
肉确实烧得好，怪不得许多老同志都
夸奖你们。”我对他说：“这是厨师们
多年摸索出来的经验，红烧肉要用啤
酒来烧，肉质就特别嫩。”徐匡迪市长
高兴地说：“不错，不错！”看来他也是
难得吃上我们东湖宾馆的红烧肉。
邓六金同志很念旧。她与曾山在

'%(!年就已经调到北京工作了，到
!"""年，已将近五十年过去了，然而
她到了上海，总要去看望过去的老同
志，还请曾经为他们服务过的警卫
员、服务员前来团聚、吃饭。其中有当
年的服务员、后来担任国际饭店领导
的彭文英，还有兴国宾馆的徐文彪经
理。大概东湖宾馆的工作人员跟她说
起过，我很喜欢历史尤其是党史，很
希望了解更多更真实的党史资料，于
是她一有空就跟我聊党史。老人家对
上海感情很深，原本打算在上海住一
个月，但是“树大招风”，前来看望她
的老部下及亲友们非常多，为了不影
响上海领导的工作，她决定提前返回
北京。她那么乐观、爽朗，那次临走时
竟然依依不舍，流下了眼泪。

贺子珍
不愿多花国家的钱
!""$年 %月，毛主席的大女儿

李敏带着女儿孔东梅也来我们东湖
宾馆住过一周，那时她母亲贺子珍
同志已经逝世二十年了。孔东梅
'%&! 年出生在湖南路 !)! 号她外
婆贺子珍的住处（当时是市委招待
所），出生后跟外婆一起生活，由工
作人员照看，) 岁时她父母把她接
到北京念小学，这次来上海时已经
三十来岁了，住在东湖宾馆一号
楼。李敏也非常念旧，把多年来照
顾她母亲和女儿的工作人员、服务
人员召集过来一起聚餐，并一再向
大家表示感谢。她话语不多，偶尔
也说起在上海的见闻，说走在大街
上，她几次被市民认出来，在一边
指指点点、窃窃私语，还有人喊“毛
主席万岁”。
我第一次知道贺子珍同志就在

我们身边，是在 '%*'年。那时我刚
从上海旅游专科学院毕业，分配到市
委招待处机关工作。每月发工资签名
时，我发现工资单的最后一个名字是
“贺老太”，工资 !+"多元，而且是由
招待处的副处长祝小宛代领后亲自
送去。当时我们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工
资是 )"元，处长葛非同志是 ',级干
部，也只有 !""元，怎么一个老太太
居然也能拿 !""多元，而且还由领
导亲自送去？于是我开始注意这位
神秘的“贺老太”，后来才知道她就
是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同志，是 '!

级干部。当时这属于非常机密的事
情，谁也不可以随便议论的。
贺子珍同志是真正带过兵、打过

仗的红军女战士，'%$%年到上海后，

曾担任过虹口区委组织部长。她最
初住在溧阳路，后来搬到淮海中路
她哥哥贺敏学家住过一段时间。不
久，贺敏学调到福建工作，上海市委
就在泰安路给她安排了一处房子。
鉴于贺子珍身患重病，而且病情不
稳定，随时需要医护人员护理，就让
她住进了湖南路 !)!号，当时是市委
招待处所属的招待所。她在这个招待
所住了几十年，李敏常来探望她，每
年春节总来上海陪她过年。'%&)年
冬天，贺子珍突患中风，左半身偏瘫，
住进华东医院。此时“四人帮”已经
被粉碎了。等她病情稳定些后，在纪
念毛泽东逝世三周年的日子里，由
李敏陪同前往北京，住在解放军
,"'总医院。这期间，她曾去毛泽东
纪念堂瞻仰过主席遗容，了却了她
多年的一桩心愿。一年后，她因思念
上海，在领导安排下又回到上海，
'%*$年在华东医院南楼病逝。
我虽然没能直接服务过贺子珍

同志，但是从一些在她身边工作过
的老同志那里听到不少她的事迹。
当年跟陈毅同志一起进城的炊事班
老班长龚庆祥，后来为贺子珍管理
过 ',年伙食。龚庆祥多次跟我谈
起，贺子珍同志的最大特点是公私
分明，从不多花国家一分钱。她认为
国家给她这个老红军的待遇已经很
好了，不能再多花国家的钱了，甚至
冬天取暖用的煤钱都坚持一定要自
己付。她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所有
开销包括一部分工作人员的日常开
支，也坚持从她的工资里支出。
这些革命老太太的高尚品格，多

年来一直深深地感染着我，成为我在
工作中学习的榜样和前进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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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就选姓鲁的当总理

士杰说：“一是四明公所拟出的选举方
式，二是广肇会馆拟出的入会资质。商会既是
仿照西式设立，亦当奉行西人选举之法。四明
公所提议丢豆子，不合西人程式。商会既然涉
及沪上所有商帮，门槛就该降低，广肇定下的
行帮三百两银子、店铺三十两银子起步交费，
必将弱势行帮及店家排斥在外。再说，商会又
不是官府衙门，花不了多少钱，收那
么多银子做什么？”

“呵呵呵，”丁大人摆手笑道，
“士杰呀，你讲的并不完全是。先说
这选举，西人是西人，我们是我们。
查敬轩提议丢豆子，就是个创新之
举，既能表达民意，又简便易行，堪
为中西结合的典范，依我看可行。至
于这个入会门槛，广肇的提议颇有
道理。商会是大雅之堂，不是啥人想
进就能进的。但门槛提高了，弱势行
帮也当照顾，四明提出的审核、配额
制很是不错，不妨试用。”
“老爷讲的极是，”如夫人会心

一笑，低声问道，“只是，请问老爷，
会员资质当由何人审核、配额又当由何人来
裁定呢？要叫我说，介大个事体，泰记不能置
身于外。章程既为两家所拟，这资质审核、配
额裁定就该当交由泰记才是。”
丁大人沉思一时，转头看向士杰，将商会

章程草案推过去：“士杰，你把这个拿去，就按
方才所议，取两家之长，综合出一份定稿，直
接发送道台，就说我已看过了，让他斟酌一
下，如果可行，就此照办。会员资质，可由泰记
审核，至于配额，交由道台府拟定为妥。”
“老爷？”如夫人不满地盯过来。“夫人哪，”

丁大人笑着解释，“配额事体，泰记不出面为
好。不过，道台那里我会交代的。我的意思是，
可由各帮各行依据章程自行申报，报道台府汇
总，由道台府拟定配额底本，交由泰记复审。至
于如何复审，就由车总管与士杰操劳，夫人把
关。”见丁大人如此安排，三人尽皆叹服。
“还有，”丁大人闷头又想一时，“就是总

理人选。”看向士杰，“士杰，依老朽所见，那个
姓鲁的蛮有意思，就选他吧！”“老爷，”如夫人
最先回过神来，“选姓鲁的当总理，这……未
免离谱了吧？”

“是哩，”士杰附和道，“老爷，无论是资
产、德望、人脉，都还排不上这人。若是举他当
总理，沪上商界难免……”“呵呵呵，”丁大人
连连摆手，“商会总理是为商民跑腿的，不能
只论钱多钱少。至于德望什么的，这个必须
有。什么叫德望呢？公选出来就是德望。只要
姓鲁的碗中豆子足够多，啥人能说二话？”
当上海道将官方的章程定案正式颁发至
四明时，查老爷子细细看过，闷头许
久，接连嗟叹几声，摇头苦笑。“阿
爸，”查锦莱急道，“要不，我去请求一
下袁道台，看能否再把入会的门槛降
低点。”“关键还不是入会门槛，是这
配额。”“配额？”查锦莱颇觉诧异，“配
额不是阿爸您提拟的吗？”查敬轩摸
出一封信，递过来：“你看看这个，是
袁道台写来的。”查锦莱看会儿信，惊
道：“这不是让泰记卡住脖子了吗？”
“唉，”查敬轩又是一声苦笑，“是呀，
我们跟姓彭的争来斗去，结果仍旧落
在姓丁的套子里。”“这可哪能办哩？”
“有啥办法呢？”查敬轩吸一口

烟，一点点呼出，“胳膊拗不过大腿，
我们斗不过这姓丁的。”把章程推给锦莱，“召
集四明的所有公董，具体商榷选举事体。我就
不去了，让合义招呼。”另外，照眼下章程，零
售货店都不在列，全部去除后，形势就不乐观
了。我初步推算下来，俊逸那儿是关键，他的
茂字号十几家店铺都有批售业务，本金也都
不下万两，在各行业里虽然不是龙头，却也享
有地位。他这人，举足轻重啊！”“阿爸放心，我
这就敲打他一下，让他有个掂量。只要是丢豆
子，他就赖不过去。”
次日上午，十几个四明公董再聚济元堂。

“诸位仁兄，”主持会议的祝合义一脸严肃，
“在下奉老爷子之命，讲下有关商会的事体。
朝廷批下来了，正式将名称定为上海商务总
会。”将上海道颁发并由四明公所大量印制的
正式商会章程发给众人，“这就是商务总会的
章程草案，请大家过目。”祝合义刻意避开广
肇会馆的版本，以显出丁大人对甬商的看重
及查老爷子的分量。
大家纷纷低头看章程。这章程他们此前

都是看过的，因而众人的目光很快溜到丁大
人修改过的部分，面色各现诧异。

中国赌金者
!!!!#$事件始末

陆 一

! ! ! ! ! ! ! ! ! ! %&'作出开设空仓的决定

于是，以国债司内债处为主，准备了一份
包含对 '%%!年国债贴息建议的“'%%(年到期
各类国债兑付方案”的材料，在 !月 '(日由国
债司出面向分管副部长汇报。在汇报中，除了
新债发行计划之外，在汇报当年到期国债还本
付息方案时，针对 '%%!年国债贴息，国债司认
为“补了，对 '%%(年的国债发行有利”。
高坚向笔者表示，这个意见还只是初步意

见，并不等于最后的决策。因为按照 '%%!年国
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库券条例》，每
年国库券的发行数额、利率、偿还期限等，须经
国务院确定后由财政部予以公告。但就在
'%%(年初的春节前后，一场围绕着 ,!&国债
期货合约的风暴，却正由万国证券交易总部悄
悄地在平静如镜的市场水面之下酝酿。

,!&是“%!（,）国债 ")月交收”国债期货
合约的交易代码，对应 '%%!年发行、'%%(年
)月到期兑付的 ,年期国库券，该券发行总
量是 !$"亿元人民币。上海、北京、深圳、广
州、武汉等全国各主要国债期货市场都开设
了针对同一标的 '%%!年 ,年期国债的合约
品种。在上海市场，'%%$年 %月 ,"日该品种
的持仓量只有 (万口。之后，陆续有投资人介
入，逐步成为市场的主力品种。

'%%(年春节结束恢复开市后，该品种的
交易总体呈量增价平之势，!月 )日的持仓
量为 '($-&&万口，价格在 #$*-#+元。这一价
位是市场对已经揭示的各种价格构成要素的
综合反映，因为 #%%! 年 , 年期国库券到
#%%(年 )月底兑付时，发行章程规定的本息
之和为 #!*-(+元，外加保值贴补 !+元左右
（当时市场普遍预期 )月份的保值贴补率约
为 #+.，贴 !年时间）。唯一存在争议和不确
定的就是是否会有贴息、贴息率将会是多少。

#%%(年 #月万国证券重组建立交易总
部后，从 #月 #*日起，就开始逐步在 ,!&上
建空仓。而在此之前的 #%%$年底，万国证券
的国债期货自营基本上是做多。

当时，万国证券交易总部的何忠
卿同副手吴德力、廖春晖研究后认
为：“政府把抑制通胀列为 #%%(年工
作重点之一，并加大了抑制通胀的力
度，到 #%%(年 #月底，通胀已得到初
步控制，同时 , 月份还将有新券上

市。而当时因受保值贴补率不断上升的刺激，
,!&合约在 #%%(年 #月 #!日价格最高曾达
#$*-$(元。万国证券交易总部按基本面分析，
,!&合约当时的价格已属偏高。”基于这种认
识，作出了开设空仓的决定。

由于上海证交所对会员单位的持仓量有
限制，对万国证券核定最高为 $+万口（一说为
(+万口或 &+万口），包括自营和客户代理。于
是，万国证券交易总部就给自己寻找了一个借
仓的冠冕堂皇的理由：“由于万国证券客户众
多，如果按照优先满足客户需要的原则，自营
部分持仓很难保证。同时也因为当时市场的交
易动态信息基本上是公开的，在本公司席位上
一开仓，外界便马上知道了万国证券的操作动
向。非但如此，他们还自认为在上海证交所对
外借仓位没有明令禁止、市场上借仓现象普遍
存在的大环境中，可以同样从众违规借仓。因
此万国证券交易总部先后在外广泛借用了广
发、兴业、海发、京华、安徽、财政、华夏、深发等
券商期货仓位大量开设空仓。”
同时，万国证券交易总部在与辽国发的

接触中，认为双方在操作策略上基本一致。考
虑到辽国发与各地券商关系较好，借用席位
及仓位方便，在操作上较为隐蔽，于是双方确
定了共同合仓、资金各半、盈亏各半、共同清
算的合作方式，并决定从 #月 !,日起分北京
和上海两块同时运作。
据被何忠卿派到北京协调与辽国发合作

在北京开仓、分仓事务的刘峥嵘回忆：“到了
北京以后，在北京营业部同事的配合下，又通
过几个朋友的关系在北商所找了几个代理的
公司把万国的国债期货账户在 ,天内全部开
出来。开仓以后，上海总部立刻汇来了 ,个亿
的资金，几乎在一周内将所有保证金打到了
各分仓经纪公司的账上。按照当时上海何总
（何忠卿）的指示，我们很快地就把所有的空
仓建立起来了。”

截至 #月 !+日，万国证券交易总部在
,!&合约上共开空仓 !(万口。


